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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草为魂铸丹心
——忆共和国一代儒将杜平

十月金秋起风云，雾罩边关烟满城。

唇亡齿寒安危系，义旗跨江助友邻。

——杜平《抗美援朝》
尽管父亲杜平已离开整整25年了，但每当读起他

的这些诗句，熟悉的身影便如在眼前。

如果没有那段金戈铁马、驰骋沙场的“变奏”，父亲

的人生乐章会如何谱写呢？擅丹青工诗文，喜画兰草，

通晓音律，还热爱摄影⋯⋯这是在我记忆中的“另一

个”父亲——没有战袍加身时，他淡泊名利，低调谦和，

既是严父，更是慈父，也是我人生的第一位偶像，我的

“精神原子弹”。

然而历史没有“如果”。恰是那段峥嵘岁月，那些

诗与剑的碰撞、冰与火的较量，才成就了如今那个血肉

丰满、人人敬仰的开国“儒将”，那个让我念念不忘的杜

平将军。

悠悠寸草心

自从1989年清明节对外开放以来，井冈山碑林便成

为前来瞻仰红色圣地的游人“打卡”的一个景点。在上

千块由革命前辈、名人名家题字的石碑中，有一块尤为

“显眼”：“井冈之火照耀神州”。石碑上的“神”“火”二字

被游客摸了千万次，已略显模糊。与其它石碑题字只署

人名不同，这一块的落款，却是“万载杜平”。

区区四个字，却足见这位共和国开国将军的赤子

之心，无论身处何地，时刻胸怀家国，从未稍忘。

父亲，1908年生于万载县黄茅镇一户佃农家庭，兄

弟姊妹8人全靠祖父种地和祖母织布而生活。

杜家有条祖训：家族的孩子，如果学习成绩好，上

学读书的费用可以从祖宗祠堂集资。正因为如此，父

亲从小就刻苦学习。他从6岁时开始学写毛笔字，那时

候家里穷，买不起纸笔墨，祖父想尽办法，用竹叶竹竿

扎成毛笔，用青石板当纸，用家乡的红土水作墨汁，捡

别人丢弃的字帖，让他每天练上两个多小时。慢慢地，

父亲的书法功底就练出来了。

父亲是幸运的，在8个子女中，祖父选择让他上

学。知道机会来之不易的父亲格外努力，一直读到了

东洲中学。中学毕业之后，父亲还想继续上学，虽然家

中贫困，但是祖父还是决定支持儿子读书的愿望。为

此，祖父饱受白眼，父亲有个姑父比较有钱，面对前来

借钱的祖父，他不仅吝啬不借，还恶言讽刺：“没有钱，

读什么书？逞什么能！”但是祖父并不气馁，还是借到

了足够的学费支持父亲出外求学。

在祖父的支持和自己的努力下，父亲最终考上了

长沙群治大学。那是当时湖南省少有的几所大学之

一，其创办人和校董名单里，有章太炎、谭延门岂、于右任

等赫赫有名的大人物。

到1930年父亲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时，已是一位大

学生了，这在当时的红军队伍中可谓“凤毛麟角”。参

军后他从事的工作也多是和文字打交道，把工作和写

字统一起来。到了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部队中就流

传着这么一句话：“军中书法家，南北各一平。”意思是

说，北有张爱萍，南有杜平。

在此后近七十年的革命生涯中，父亲参加过土地

革命战争、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在战争年代里，他跋山涉水，出

生入死，奋不顾身；在和平年代里，他忘我工作，勤俭生

活，无私奉献⋯⋯而这些优良品质，也成了儿孙们视如

珍宝的精神传承，影响至今。

在我的眼中，父亲既是一位严父，更是一位慈父，

是我十分崇拜的偶像，对我一生的成长起到了决定性

的作用，甚至对他的长孙杜三平也是如此。

他老人家为了传承这种精神，为我取名杜少

平。我儿子叫杜三平，我的孙子取名杜四平，一直传

到十平，然后就叫杜平十一、杜平十二⋯⋯这是我们

杜家的传统，也是红色基因的传承。

看似简单平凡的数字，却寄托着一位老革命家的

悠悠报国之心。

芬馥沐清风

我记得我们总是搬家，部队打一路，我们就跟着一

路走，革命到哪里需要就往哪里搬。

当年父亲从中央苏区瑞金出发，经过五次“反围

剿”，又经过一年多长征到达陕北；八年抗战后，开始从

延安调到东北，其后又参加民主联军，从辽沈战役打完

又进关，出关进关，一直打到海南岛，然后为了要参加

抗美援朝，又举家迁往东北，并从那里入朝作战⋯⋯

1936年3月起，父亲先后任红三十军政治部主任、

政治委员。抗战时期，他历任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警

备第三团政治委员，警备第一旅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

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秘书长。

1946年12月，历任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秘书长兼

组织部副部长，东北野战军、第四野战军政治部组织部

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四野战军第十三兵

团政治部主任。

1950年10月，父亲首批入朝参加抗美援朝战争，

任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主任、党委常委，参与领导了

志愿军入朝防御作战初期及第一至第五次战役的政治

工作，并参与领导和直接参加停战谈判。

父亲在朝鲜战场上一共三年半，前半部是在战场

上武打，后半部是和美国谈判，是文打。他先当政治部

主任，后当谈判代表团党委书记，领导谈判工作。他凭

着正义的言辞和理直气壮的勇气，加上又通晓英语，同

美方代表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辩论，掐灭了对方的嚣张

气焰，赢得了谈判的胜利。

从入朝到朝鲜战争结束的善后工作，父亲在朝鲜

时间最长。第一批入朝，最后一批回国。就是在那里，

他亲眼目睹了毛岸英的牺牲；也是在那里，他失去了一

个肾脏。入朝的时候他还是一头黑发，归来时却已满

头银霜⋯⋯而他与朝鲜和金日成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为中朝关系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当时志愿军党委有六个常委，在这六个常委中，和

朝鲜打交道最多的要数政治部主任的父亲杜平。

所以那时候毛主席专门写了几个大字：“有事找杜

平。”并让我父亲带给了金日成。

父亲第一次从朝鲜回来带的是朝鲜的铜板，还有

朝鲜服装和船鞋。1991年，金日成访问南京，又送了一

瓶泡参酒，还有一块好布料和一个密码箱。虽是一些

普通的礼物，却见证了“千里送鹅毛”的深厚友谊。

猗猗秋兰色

父亲一直告诫我，这一生一定不要忘记黄茅镇是

我们的家乡，是我们的根，是家乡父老养育了他。他说

做官再大满世界的奔跑，最后还是要落叶归根。

父亲对家乡万载有着无限深厚、难以割舍的情

怀。1954年，他从朝鲜胜利归来后，还特意回到母校看

望师长，并向当年教过他的叶老师恭恭敬敬地行了一

个礼。这种尊师的精神在万载至今仍被传为佳话。

他始终把家乡万载挂在心头。特别是他到南京

工作后，家乡人来找的事更多了，小到凭票购买的商

品，大到县里的建设，他都想方设法办好。二十世纪

六十年代农业遭灾时，他送去化肥农药，解了家乡的

燃眉之急；七十年代大兴水利时，他送去了钢筋、水

泥，建成了“三十把”水电站；八十年代经济起步时，他

送去了万载生产花炮迫切需要的各种化学药剂⋯⋯

难以想象，在那个物资相对匮乏的时代，这样一次

次长途跋涉船装车载，他要操多少心、劳多少神？历届

县领导带人参观“三十把”水电站时，都会面对那雄伟

的钢筋水泥拦河大坝说：“这就是杜平将军对家乡深情

厚意的一座丰碑！”

离休不久，他接到时任中共万载县委书记姚发野

和县人大主任蔺万杨两人亲笔签名的信。信中主要内

容是请他为《万载县志》题写书名和写序，并请他将历

届县志序文共8篇译成现代白话文。为了完成家乡的

嘱托，父亲特意住进了南京汤山疗养院。那时正是樱

花盛开的季节，两个老秘书赶到汤山。父亲对二位说：

“我老家的县委书记在信中给了我三个任务，一是题写

《万载县志》书名，我负责写；二是写篇县志《序》，原县

志120多万字，我已浏览过，你们要仔细看才行，我已拟

了个提纲；三是县志中有8篇文言文序要改写成白话

文，恐怕要查《辞源》《辞海》《词典》等，要花功夫、费时

间，才能完成。”当时南京到了酷暑期，父亲不畏炎热，

逐字逐句审查修改《序》的草稿，然后定稿。

1989年3月，父亲撰写的《在志愿军总部》一书由解

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一发表就受到了社会各界广泛关

注和好评。时任总政治部主任上将杨白冰同志给予了高

度评价与肯定。如今此书已再版四次，仍然深受欢迎。

1990年“六一”前夕，年逾八旬的父亲收到了解放

军出版社寄来的5900元稿酬。他召集家人商议后决

定，将这笔稿酬全部捐给家乡人民兴办教育事业。

风骨不改容

父亲曾说，党和人民给他的待遇太高了，他要回报

社会，只讲贡献，不讲报酬。所以在他退休后，更加积

极地参加公益事业，并把各种稿费捐给学校。不单单

是公益，父亲对国事也十分关心，他认为无论是哪一级

官员，只要遗忘了艰苦奋斗的精神，就容易滋生腐败，

产生贪官污吏。

这种艰苦奋斗精神不但由始至终贯穿着这位开国

将军跌宕起伏的一生，更成为了杜家的家风，至今仍深

深镌刻在我心中，不敢懈怠。

“做人以善良、勤劳为本，做事以农耕读书为业。

生活在世以忠孝为传家宝，以忠孝立足于天地之间。”

父亲的一生，就是对这句家训的身体力行。

父亲辉煌一生，要说有何遗憾，心心念念的仍有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在1996年至1997年间，台湾国民党陆

军中将刘实和父亲联系，提出两人各出10万美元联合

在万载县建立一个公司，共同建设家乡。父亲听后，开

心地对我说：“少平，当年你看完《庐山恋》的时候，说不

相信水火不相容的两个将军能握手言和，但这个影片

的原型在社会上是有的。你看吧，这个联合办公司为

家乡服务的事情不就发生了吗？它不是上庐山，这比

上庐山还厉害。”但让他老人家为难的是，当时他的军

饷月薪也才只有千把块钱，而他一生清廉简朴，克己奉

公，算上全部积蓄也凑不出这10万块钱。遗憾的是，刘

实在1998年因病离世，父亲也在随后的一年逝世，这件

大事就一直没能完成。

另一件事是在1991年，金日成首相访南京。父亲

与他作为阔别多年的生死之交，见面格外亲热，大谈往

事。谈话间，首相邀请父亲与家人访朝，好好叙旧，延

续中朝友谊。可就在第二年，金日成首相突发心脏病

逝世，赴朝的计划也就没能实现。

而历史的车轮滚滚而过，长江后浪推前浪，如今

的年轻一代，是否能沿着前辈们留下的清晰轮印，坚

定前行？

已过古稀之年的我心下无比笃定：在当下百年未见

之大变局中，在无法阻挡的历史浪潮里，父亲和我的祖父

辈们所期盼的民族复兴之日，终将到来。

文/杜少平


